清水祖師

         又稱「麻章上人」，閩南一帶多稱為「烏面祖師」，臺灣則稱為「祖師公」、「祖師爺」。全省近百座的清水祖師廟中，祖師爺的分身，別稱「三代祖師」、「蓬萊祖師」、「顯應祖師」、「照應祖師」、「輝應祖師」、「普庵祖師」。

             相傳清水祖師俗姓陳，名應（一說為陳昭或陳昭應），法名「普足」，宋仁宗慶曆四年正月初六誕生於福建省永春縣小姑鄉。陳應自幼在大雲院出家，因不堪寺院的虐待，於是到高太山結茅築庵，閉關靜坐，後經大靜山明松禪師指點，參讀佛典三年，終於悟道。明松禪師授他衣缽，並告誡他：「我佛最大功德，就是行仁，是故要捨棄萬緣，以利物濟世為職責」，陳應便在麻章施醫濟藥，普救貧病，麻章人士尊他為「麻章上人」。

             宋神宗元豐六年，清溪（福建安溪）永春一帶大旱，鄉人請他去祈雨，立刻甘霖普降，因此被尊稱為「清水祖師」。清溪人士便在蓬萊山上築一精舍，延請麻章上人居住，並稱此為「清水嚴」。麻章上人在此修行十九年，獨力募化，修橋鋪路，人人稱便，漳州、汀州一帶的人都十分崇信他。宋徽宗靖國九年，五月十三日在說教中端坐而逝，享年六十五歲。地方人士感念其德澤，奉報朝廷，敕賜「昭應大師」封號。

             另根據台灣三峽祖師廟說明，清水祖師是北宋京都開封府祥符縣人(今河南開封)，曾追隨宋丞相文天祥義舉勤王，英勇抵抗元兵，轉戰大江南北，是抗元扶宋的民族英雄。清水祖師生前隱居於福建清水巖，死後明太祖追念他功在國家，敕封為「護國公」昭命於福建省安溪縣清水巖建立祠堂崇祀，因此福建安溪人稱他為「祖師公」，其廟宇稱為「祖師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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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祖師俗稱“祖師公”、“烏面祖師”等，原是宋代的一名僧人，圓寂後逐漸演變成為閩南地區有影響的佛教俗神，至今仍在福建、台灣及東南亞一些地區擁有數以百計的分爐和眾多的信仰者。不過，現今學者對此研究甚少，筆者根據教內外資料，對清水祖師信仰做一較全面考察。[1]
一、清水祖師的生平
　　清水祖師在歷史上確有其人，現存最早的有關清水祖師生平的文獻資料是宋政和三年（1113年）十二月邑令陳浩然撰寫的＜清水祖師本傳＞。＜本傳＞包括兩部分的內容，前半部分記載清水祖師的生平，後半部分記載清水祖師圓寂後被奉為神靈的情況，茲將前半部分的內容轉錄如下：

祖師生於永春縣小姑鄉，陳其姓，普足其名也。幼出家於大雲院，長結庵於高泰山，志甘槁薄，外厭繁華。聞大靜山明禪師具圓滿覺，遂往事之。道成業就，拜辭而還。師曰：“爾營以種種方便，澹足一切。”因授以法衣而囑之。曰：“非值精嚴事，不可以有此。”祖師還庵，用其師之言，乃勸造橋樑數十，以度往來。後移庵住麻章，為眾請雨，如期皆應。元豐六年，清溪大旱，便村劉氏相與謀曰：“麻章上人，道行精嚴，能感動天地。”比請而至，雨即沾足，眾情胥悅，咸有築室請留之願，乃於張岩山闢除菑翳，剪拂頑石，成屋數架，名之曰清水岩，延師居焉。以其年，造成通泉橋、谷口橋，又十年，造成汰口橋，砌洋中亭，糜費巨萬，皆取於施者。汀、漳時人有災難，皆往禱焉，至則獲應。祖師始至，岩屋草創，凡三經營，乃稍完潔。岩東惟棗樹一株，祖師乃多植竹木，迨今成蔭。其徒弟楊道、周明，於岩隈累石為二窣堵，臨崖距壑，非人力可措手，蓋有陰相之者。劉氏有公銳者，久不茹葷，堅持梵行，祖師與之相悅。一日公銳至，輒囑以後事，仍言“形骸外物，漆身無益。”說偈訖，端然坐逝，享年六十五歲，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十三日也。[2]
　　陳浩然撰寫＜清水祖師本傳＞的資料來源是由劉公銳口述、邑紳薛繕



1. 筆者曾在《福建民間信仰》（福建人民出版，1993）中對清水祖師信仰做過初步的研究，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增修。
2. 民國 楊家珍《安溪清水岩志》卷上＜本傳＞，頁14-15。見《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1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頁51-52。安溪清水岩志編纂委員會編著《清水岩志》二＜水祖師傳略＞，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出版，1989年秋，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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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錄整理成“行狀”後，再“轉請”陳浩然撰寫成文的。劉公銳，安溪蓬萊人，“素悅禪理，不茹葷能持戒行”。他對清水祖師特別崇拜，元豐六年（1083年）延請清水祖師到安溪蓬萊祈雨就是由他“倡謀於眾議”。祈雨獲應後，懇切請求清水祖師“移宅蓬萊山”也是由他首先提出來的。清水祖師弘法蓬萊清水岩時，劉公銳經常去清水岩“親聆講經”，與清水祖師“情益契合”，關係極為密切。他還捐獻“山林田地，充作寺業”，對清水岩的發展作出貢獻，故被“立為檀樾主，祀於岩左東軒。凡春日抬大師像下山迎香，必以公銳像配迎駕前，蓋所以報其功也。[3]”由於＜清水祖師本傳＞的素材是由清水祖師的崇拜者劉公銳提供的，難免一些有溢美之詞。但同時又由於劉公銳與清水祖師的特殊關係，對清水祖師的生平最為熟悉，因此＜清水祖師本傳＞應該說基本上是可信。據＜清水祖師本傳＞，結合其它文獻資料，對清水祖師的生平作一些必要的考證：

　　１、關於清水祖師的俗名。＜清水祖師本傳＞記載，“祖師生於永春縣小姑鄉，陳其姓，普足其名也。”永春縣小姑鄉為今福建永春縣岵山鎮鋪上村，據當地珍藏的《桃源南山陳氏族譜》記載，清水祖師俗姓陳，名榮祖，＜清水祖師本傳＞中所謂名“普足”實際上是法名，非俗名。在民間，關於清水祖師的俗名還有“陳應”說、“陳昭”說等。民間傳說清水祖師有七個分身，分別稱為蓬萊祖師、落鼻祖師、昭應祖師、輝應祖師、顯應祖師、普庵祖師、三代祖師等，其中顯應祖師、普庵祖師、三代祖師是其它佛教俗神的尊稱，與清水祖師混淆。如三代祖師姓林名珌，號自超，相傳為毗舍盧佛現身，坐化於德化縣美湖鄉。顯應祖師原名黃惠勝；普庵祖師俗姓餘，名丘肅，號普庵，宋代江西省宜春人，事跡與清水祖師相似。

　　２、關於清水祖師的家世，陳浩然的《清水祖師本傳》未作任何記載，但光緒間楊浚編寫的《四神志》中的《清水岩志略》則記載：

神姓陳，名普足，永春縣小姑鄉人，為宋理學名儒溫陵陳知柔字體仁，號休齋之裔，父某，母洪氏。
陳知柔是宋代福建著名學者，《福建通志》、《泉州府志》、《永春州志》等均有其傳記，他本人是進士，七個兒子也都是進士，故有“一門



3. 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上＜本傳＞，頁25-26。見《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1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頁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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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俊”之美稱。查《桃源南山陳氏族譜》，清水祖師這一支也是世代書香，太祖父陳？瑊、曾祖父陳彥聖、大伯父陳樸、二伯父陳模、四叔陳權、弟弟陳夢得均是進士出身。其父陳機，“學問該貫，尤長於詩，寫詩泳物，信筆立成。”《桃源南山陳氏族譜》記載：

(清水祖師)兒時持齋誦經，日常與山下里人牧牛子戲，日暮吟經，牛自知歸，後化清水祖師佛。[4]
　　３、關於清水祖師生卒年，現有文獻有三種不同記載：一是《清水祖師本傳》記載清水祖師圓寂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享年65歲。二是據在清水祖師的圓寂年之後有一行顯然是後人加上去的注釋：“祖師公生於宋仁宗二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即慶歷七年是也。”慶歷七年即1047年，據此推算，清水祖師享年55歲而不是65歲。宋代長泰余克濟也說：

今考行狀，以慶歷七年生，其遷化乃建中靖國元年也。[5]
《安溪清水岩志》也沿襲此說，明確寫道：

北宋仁宗慶歷七年丁亥正月大師降世。[6]
三是乾隆《安溪縣志》卷九＜普足禪師＞記載，清水祖師在建中靖國元年圓寂時，享年57歲。據此推算，清水祖師應出生於慶歷五年（1045年）而不是慶歷七年。《清水岩志志略》說的更清楚：

(清水祖師)生於仁宗二十二年，即慶歷五年乙酉正月初六，涅槃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七。[7]
上述三種說法中，清水祖師出生於慶歷五年比較可信。理由是有二：一是查宋仁宗於1023年即位，二十二年後即慶歷五年；二是大多數文獻記載清水祖師於元豐六年（1083年）擔任清水岩主持，時年39歲，十九年後圓寂。如宋代長泰余克濟記載：

(元豐六年，清水祖師應當地百姓邀請，結庵於清水岩，)自是誅



4. 參見林尉文＜略談清水祖師文化的內涵與外延＞，見1998年《清水祖師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未刊稿，頁80。
5. 前揭書《清水岩志志略》卷三＜清水寶塔記＞，頁6；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上＜史略＞，頁34-35。
6. 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上＜史略＞，頁55。
7. 前揭書《清水岩志志略》卷一＜傳略＞，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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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草，岩棲穴處，十有九年。[8]
明何喬遠《閩書》：

普足術行建、劍、汀、漳間，檀施為盛，居岩十九年。[9]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

普足名重建、劍、汀、漳間，檀施為盛，居岩十九年。[10]
據此推算，正好出生於慶歷五年，享年57歲。

　　４、關於清水祖師出家、拜師、成道的歷程，《清水祖師本傳》作了簡明的記載，幼年出家於大雲院，長而結庵於高泰山。旋慕名詣大靜山，拜謁明禪師，道成業就後，受衣缽再歸高泰山、後移居麻章庵。在39歲之前，主要生活在永春縣。到了元豐六年(1083年)應邀往安溪縣蓬萊祈雨，獲應後，在當地百姓極力挽留下，清水祖師移居清水岩，直至圓寂。出生於書香門第清水祖師為何自幼削髮為僧呢？有人以為清水祖師生活在動蕩不安的南宋，一家都有強烈的忠君思想和民族氣節，特別是隱居山林的父親陳機對清水祖師有強力影響的，清水祖師是以出家為僧來濟世拯民、忠君愛國的、陳榮祖出家為僧，不是純屬消極避世、遁入空門，而是從另一角度來寄托自己救國救民於水火的理想[11]。 這種觀點雖然自成一說，但僅僅是一種主觀推測，缺乏歷史依據。史書記載清水祖師從不懂事的幼年就削髮為僧，恐怕不能與“以出家為僧來濟世拯民，忠君愛國的”理想聯係在一起。至於說清水祖師“出家為僧、濟世拯民，從另一角度參加到抗金鬥爭中”[12]，就更讓人難以接受了。因為清水祖師生活1047－1101年，這時北宋與遼、夏對峙，而金是在1115年才立國，1120年宋朝還聯合金夾攻遼，1125年遼滅亡後，金才開始攻打宋，全國各地才開始奮起抗金，而這時清水祖師已圓寂二十五個年頭了，怎麼也不可能“參加到抗金鬥爭中。”實際上，凡是熟悉福建佛教史的人對清水祖師出家為僧不會感到困惑，因為宋代是福建佛教鼎盛時



8. 前揭書《清水岩志志略》卷三＜清水寶塔記＞，頁5。
9. 轉引前揭書《清水岩志志略》卷三＜志乘＞，頁1。
10. 光緒《清水岩志志略》卷三＜志乘＞，頁3。
11. 參見陳詩忠＜清水祖師、先祖世系及出家原因考略＞，1998年《清水祖師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未刊稿，頁113。
12. 參見陳詩忠＜清水祖師、先祖世系及出家原因考略＞，1998年《清水祖師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未刊稿，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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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福建寺院之多，僧尼人數之眾，均居全國首位，時人有“閩中塔廟之盛，甲於天下[13]”和“山路逢人半是僧[14]”的描述。在宋代福建，百姓對僧侶十分尊敬，出家為僧既是一條生活出路，也是一種時髦，像清水祖師這樣出身於世代書香門第的人出家為僧比比皆是，既不足為奇，更不足為怪。

　　５、關於清水祖師主要功績。從《清水祖師本傳》記載來看，清水祖師在佛學理論上並無太多的創樹，其主要功績有二：一是熱心於慈善事業，他在永春時，“勸造橋樑數十，以度往來”。在安溪時，又募化勸造通泉橋、谷口橋、汰口橋等。有宋一代，隨著海外貿易的迅速發展，福建東南沿海地區特別是閩南地區興建了大批橋樑，南宋在閩南還形成了所謂“造橋熱”，一些僧尼道士也加入造橋鋪路的行列。清水祖師一生勸造數十座橋樑，既實踐了佛教的“濟人利物”“廣種福田”的教義，而對百姓而言，修橋鋪路是功德無量的善舉，符合“凡有功德於民則祀之”的原則，所以得到百姓的敬仰甚至崇拜也是很自然的事。二是清水祖師在世時，以祈雨經常“獲應”而聞名，在百姓看來，祈雨獲應是因為“道行精嚴，能感動天地。”所以百姓賦予清水祖師以神奇甚至神秘色彩。最近，學術界對清水祖師信仰的宗教屬性展開爭論，一部分學者認為屬於佛教信仰[15]，也有人認為屬於道教信仰[16]，還有人認為是一種純粹的民間信仰[17]。筆者以為從清水祖師的生平來看，屬於佛教是毫無疑義的。清水祖師去世後，演化成佛教俗神為百姓所崇拜，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演化為民間信仰。當然在清水祖師崇拜活動中，不可避免摻雜一些道教形式，但無論如何，都不能將清水祖師信仰歸入道教信仰。

二、清水祖師的封賜
　　陳浩然撰寫《清水祖師本傳》的時間離清水祖師的圓寂才十二年，從《清水祖師本傳》後半部分的有關記載來看，清水祖師去世後，就被當地百姓奉為神靈，加以崇拜。《清水祖師本傳》載：



13. 《勉齋集》卷三七＜處士唐君渙文行狀＞，頁16。
14. 乾隆《福州府志》卷二四＜風俗＞，頁2。
15. 鄭煥章＜安溪清水岩屬佛不屬道＞、鄭夢星＜還我如來真面目－－對清水祖師與清水岩是佛是道的辯識＞，1998年《清水祖師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未刊稿，頁209-214。
16. 蔡柏年＜三論清水祖師信仰的宗教屬性＞，1998年《清水祖師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未刊稿頁205-208。
17. 陳育倫、李菁＜清水祖師信仰是佛是道之淺見＞，1998年《清水祖師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未刊稿頁2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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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祖師圓寂後，遠近百姓雲集於清水岩)，瞻禮贊嘆。越三日，神色不異，鄉人乃運石甃塔，築亭於岩後，刻木為像而事之。楊道落髮為僧，奉承香火，信施不絕。雨晹有禱，迎奉塑像，最宜精誠齋戒，或慢易不虔，致有雷電迅擊之異。岩舊有巨石當衢，往來患之，一夜轉而道側。婦女投宿者，岩前麻竹四裂，遂不敢入。分身應供，理形食羹，凡所祈求，無不響答……。[18]
這段史料提供了這麼幾條歷史信息：一是清水祖師去世後，當地百姓在清水岩後建塔安放清水祖師骨灰外，還用木頭雕塑清水祖師的神像，並由楊道專門照看香火，百姓前去燒香禮拜者還不少；二是清水祖師去世後，主要的職能是祈雨，當地群眾還抬出其塑像祈雨；三是民間流傳著諸如巨石一夜之間轉於道側和婦女投宿清水岩，岩前麻竹就會四裂等神話傳說；四是有些地方還到清水岩分香回去供奉。這四條歷史信息歸結起來說明一個問題，即清水祖師去世後，就從高僧演化為佛教俗神了。

　　南宋時期，清水祖師的神階大大提高，其標誌是他先後四次得到朝廷的敕封，敕封清水祖師牒文均完整地保存在《清水岩志略》、《安溪清水岩志》等志書中，牒文詳細地記載了請封和敕封的經過。

　　第一次請封是在紹興年間，由安溪姚添等人上文朝廷請封，理由是清水祖師生前剃髮為僧，苦行修煉，死後“本州亢旱，禱祈感應”。到了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三月，禮部批示福建路轉運司，派人到實地調查。龍溪縣主簿方品奉命到清水岩視察，認為“委有靈跡，功及於民，保明指實”。旋又委派轉運司財計官趙不紊前去核實，結論與方品相同。禮部再與太常寺勘會後，認為符合有關敕封條文，隆興二年(1164年)，下牒敕封清水祖師為“昭應大師”。[19]
　　第二次請封大約在淳熙初年(1174年)前後，由安溪縣迪功郎政事仕林時彥等聯名上文請求增加封號，並賜塔額。理由是清水祖師“祈禱感應，有功於民，”。禮部下文泉州府派人核實。最初派遣永春縣主薄迪功郎黃慣前去詢究，黃慣通過實地調查，證實清水祖師“祈禱雨晹，無不感應，委有靈


18. 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上＜本傳＞，頁15，見《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1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頁53。
19. 前揭書《清水岩志略》卷二＜敕牒＞，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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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功及於民”。不久，又按條例，“委派鄰州興化軍，差官前去地頭體究。”莆田縣丞姚僅等奉命前去安溪清水岩一帶調查，再次證實清水祖師“遷化之後，英靈如在，凡人有疾病，時有雨晹，及盜賊之憂，隨禱隨應。”後來，又下文要求漳州府差官再次前去核實。漳浦主簿周鼎以奉命到安溪清水岩視察，當地百姓列舉一系列靈異證明清水祖師確實“委有靈跡，惠利及民”。經過這樣反反復復的調查核實，直到淳熙十一年(1184年)，禮部與太常寺才同意增加封號，下牒敕封，封號為“昭應慈濟大師”。但賜塔額的請求，由於無有關條文可依，未能滿足要求。[20]
　　第三次請封是在慶元六年(1200年)，理由是“近日雨澤稍愆，……靈應顯跡有功，乞加封。”嘉泰元年(1201年)牒下，加封為“昭應廣惠慈濟大師”。同時被敕封的還有福州南台武濟廟的英護武烈鎮閩王，左協威廣惠靈惠侯，右翊忠嘉澤顯應侯。這次封賜，手續比較簡單，從請封到敕封僅用一年時間，比歷次封賜所花時間都短。[21]
　　第四次請封是在嘉定元年(1208年)，請封的理由主要是開禧三年泉州大旱，在求助其他神佛祈雨不應的情況下，嘉定元年抬出清水祖師，“為民祈雨，隨即沾足”。禮部先委派仙游縣主簿韓淤前去體究，爾後又派長泰縣尉何葆復實，均以確實“祈禱靈驗，惠利及民”上報。嘉定三年(1210年)牒下，再加封為“昭應廣惠慈濟善利大師”。[22]
　　在不到半個世紀中，清水祖師先後四次被敕封，封號達到最多的八個字，充分反映了南宋時期清水祖師信仰的影響擴大，並且得到了地方官府的扶植和朝廷的承認。

　　我們知道，宋代地方神明追封敕號蔚然成風。敕封的程序一般是地方官僚或鄉紳上表請封，列舉所謂“功及生民”的種種“靈異”，朝廷派人到實地核實後，就頒誥敕封。敕封神明有一定的規制，並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樣，只要有申報便必定敕封。史稱：

諸神祠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從其本封。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


20. 同前註，頁2-7。
21. 同前註，頁7-9。
22. 同前註，頁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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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欲更增神仙封號，初真人，次真君。[23]
查閱有關方志，不難發現大多數神明的封號是在宋代被敕封的，但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信徒捏造的，目的在於抬高神靈地位以擴大影響。而清水祖師的四次敕封比較可信，其理由除了歷代《清水岩志》保存十分完整的賜封牒文外，宋朝的清水祖師的信徒為了紀念朝廷的敕封，還在清水岩建造綸音壇，將四道牒文完整地雕刻在摩崖石壁上，這些牒文雖然經過七百多年的風風雨雨，但多數文字依然清晰可辨，為我們研究宋代文書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據。特別是牒文的末了具有勘押官員的職務、姓氏或姓名，通過這些勘押牒文官員的考證，進一步證實了清水祖師四次封賜的真實性，彌足珍貴。[24]
　　第一次牒文的末了有“參知政事王押，參知政事周押”字樣。查《宋史》，“參知政事王”為王之望，“參知政事周”為周葵。王之望，湖北襄陽谷城人，紹興八年進士。隆興二年授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25]。周葵，江蘇宜興人，宣和六年進士，隆興二年以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26]
　　第二次牒文的末了有“參知政事黃洽押、參知政事施師點押、右丞相王准押、左丞相曾押”字樣。查《宋史》，黃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隆興元年進士。淳熙十年（1183年）自御史中丞遷參知政事[27]。施師點字聖與，江西上饒人，淳熙十年（1183年）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28]。王准字季海，浙江金華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淳熙八年（1181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事[29]。封牒中的“左丞相曾”為曾懷，字欽道，福建晉江人，曾公亮的玄孫，乾道八年(1172年)拜參知政事，翌年代梁克家為丞相，淳熙元年（1174年）為右丞相[30]。淳熙十一年發布牒文時，曾懷已離開相位近十年，為什麼仍請



23. 《宋史》卷一０五＜禮八＞，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6月版，頁2561。
24. 參見楊清江＜宋清水祖師敕牒勘押官員考＞，1998年《清水祖師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未刊稿頁95-97。
25. 《宋史》卷三七二＜王之望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6月版，頁11537-11539。
26. 《宋史》卷三八五＜周葵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6月版，頁11835。
27. 《宋史》卷三八七＜黃洽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6月版，頁11873-11875。
28. 《宋史》卷三八五＜施師點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6月版，頁11836-11838。
29. 《宋史》卷三九六＜王淮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6月版，頁12069-12072。
30. 《宋史》卷二一三＜宰輔四＞，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6月版，頁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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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懷署名畫壓呢？唯一可以解釋的是，晉江和安溪同屬泉州府，清水祖師的這次請求封賜，泉州人必派人求曾懷幫忙疏通關節，而曾懷在請求封賜中也確實起著重要作用，當時丞相王懷等推重前輩，故請曾懷共同簽壓，仍挂丞相名號。

　　第三次牒文的末了有“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何押、右丞相押”字樣。查《宋史》，“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何”即何譫，何譫字自然，浙江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慶元二年（1196年）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翌年兼知樞密院事[31]。封牒中“右丞相”缺姓名，查《宋史》，此時任右丞相的是謝深甫，字子肅，浙江臨海人，乾道二年進士，慶元六年（1200年）拜右丞相。[32]
最後一次敕封諜文的末了有“參知政事婁押、參知政事黃押、知樞密院參知政事雷押、題復右丞相押”字樣。查《宋史》，嘉定三年無黃姓參知政事，疑有錯訛。“參知政事婁”為婁機字彥發，江蘇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嘉定元年授參知政事[33]。“知樞密院參知政事雷”為雷孝友，江西高安人乾道五年進士，開禧三年（1207年）授參知政事，嘉定元年（1208年）遷知樞密院事[34]。“右丞相”缺姓名，查《宋史》，嘉定三年任右丞相的為史彌遠，字同叔，浙江寧波人，淳熙十四年進士，嘉定元年（1208）遷樞密院事，進奉化郡侯兼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35]
三、清水祖師的職能
　　從敕封牒文和其他文獻記載來看，清水祖師祈雨職能較之其他神靈突出，自宋代以來一直成為閩南地區祈雨的主要對像，志稱：

(清水祖師，)於祈雨最靈，自宋至今，由來已久。[36]
　　僅南宋時期，有文獻記載的向清水祖師“祈禱雨，無不感應”的“靈


31. 《宋史》卷三九四＜何譫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6月版，頁12024-12026。
32. 《宋史》卷三九四＜謝深甫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6月版，頁12038-12041。
33. 《宋史》卷三九四＜婁机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6月版，頁12335-12338。
34. 《宋史》卷二一三＜宰輔四＞，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6月版，頁5597。
35. 《宋史》卷四一四＜史彌遠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6月版，頁12415-12418。
36. 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上＜岩志序＞，頁53，見《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1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頁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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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就有十六次，列舉如下：

　　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安溪大旱，當地百姓向清水祖師祈雨，果然“感應”，普降甘霖，解除旱情，百姓感恩戴德，上奏朝廷，要求賜予封號。[37]
　　乾道九年(1173年)，永春縣始安里發生蝗災和旱災，五月二十日，鄉民葉尾率一百餘人浩浩蕩蕩地到清水岩祈禱禮拜，並請回清水祖師的香火奉祀，不久“果蒙感應”，蝗災與旱災均解除。[38]
　　淳熙元年(1174年)，尤溪縣乾旱，二月十八日大田保鄉民溫大立等到清水岩進香祈禳，並乞請清水祖師神像回鄉奉祀。同年，德化縣貴湖里劉德崇等也到清水岩祈雨。不久，果然“雨水露足，年歲有成”。翌年正月，溫大立等還專程到清水岩“設供答謝”。[39]
　　淳熙元年，永春、德化縣“久旱損畜”，劉德崇等人到清水岩祈雨，“禱求立應”。[40]
　　淳熙六年(1179年)九月，安溪乾旱，麥苗焦枯。知縣承事郎趙勛於十二月十八日委派主簿迪功郎曹緯到清水岩，迎請清水祖師神像下山，在縣城里設立道場，為民祈雨。二十日，老天果真下起了雨，至二十日才轉晴，“二麥(大小麥)生長，民人有收”。[41]
　　淳熙七年(1180年)，安溪大旱，禾麥焦枯。縣令趙勛又委派曹緯於六月初二到清水岩迎請清水祖師像下山祈雨，神像才抬出岩谷到覺苑寺，天就下起了雨，只好避雨於覺苑寺。大約一個時辰後雨才停下來，迎神隊伍繼續向縣城進發，縣官及百姓均到郊外迎接。入城後，設祈雨台祈雨。六月初四，大雨滂沱，至初八才天晴，當年獲豐收。[42]


37. 前揭書《清水岩志略》卷二＜敕牒＞，頁1。
38. 同前註，頁4。
39. 同前註，頁4-5。
40. 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下＜聖跡感應＞，頁59，見《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1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頁430。
41. 同註37，頁5。
4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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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元五年(1199年)，長泰縣大旱，鄉賢余克濟等人到清水岩祈雨，果蒙感應，天降甘露，解除了旱情，余克濟因此寫了《喜雨紀事》詩，詩雲：

百里精誠遂有春，蓬萊一禱不須頻、亢時方慮谷增价，得雨先將麥惠民。[43]
　　開禧三年(1207年)九月，泉州少雨，官府到寺觀神祠祈雨未獲感應。到了嘉定元年(1208年)春，又迎請城內諸佛祖神王祈雨，仍滴雨未下。四月二十二日，官府派人到清水岩迎請清水祖師祈雨，神像剛抬到州門，陰雲四起，當晚降雨，次日沾足，“七邑之民，遂得耕種續施”。[44]
　　開禧三年(1207年)冬，安溪無雨，翌年春無法播種，縣令趙遵夫迎請清水祖師塑像在縣堂設壇，為民祈雨，果蒙感應，隨即下雨沾足，農民得以播種春耕。[45]
　　嘉定元年（1208年）秋至二年春，泉州連續乾旱，安溪也“苦旱魃”，安溪縣令趙洁蠲親自上清水岩“奉慈濟之像，聿來祈雨，不崇朝而已周浹，於是疏靈跡以達於州，迺夏四月，州遣南安縣僚，親詣岩迎奉入城，陰雲四起，一之日既雨，二之日沾足。”[46]
　　嘉定二年（1209年）秋，泉州又大旱，判府侍制給事鄒公，前去清水岩祈雨，“克日得雨”。[47]
　　嘉定三年(1210年)，安溪乾旱，縣令陳宓向清水祖師祈雨，獲感應，果真下了一場大雨，故作＜謝雨＞詩曰：

我來兩月值冬晴，多謝靈明答寸誠。一瓣清香猶未足，四郊甘雨已如傾。[48]
　　嘉定十年(1217年)，泉州大旱，太守真德秀在“上下奠瘞，靡神不舉”的情況下，迎請清水祖師到州城，搭台祈雨，並親自撰寫了祈雨疏文，文曰：



43. 前揭書《清水岩志略》卷四＜藝文下＞，頁1。
44. 同註37，頁9。
45. 同註37，頁9。
46. 前揭書《清水岩志略》卷三＜藝文上＞，頁4-5。
47. 同前註，頁5。
48. 前揭書《清水岩志略》卷四＜藝文下＞，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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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以維盛夏，實司長養，久闕甘霖、與此邦有大因緣，莫如清水，肆迎法駕，來駐梵宮。昔混跡世間，不憚曝身以救旱。今游神天上，豈難翻手以為雲？願垂慈憫之仁，亟降滂沱，澤與情共矚，響應是期。[49]
據載，真德秀誦念祈雨疏後，天空“由然作雲，沛然下雨[50]”，解除了嚴重的旱情。

　　紹定間(1228-1233年)，安溪久旱大雨，縣令劉龐向清水祖師祈雨，果獲感應，大雨滂沱，為此他特地寫了＜謝雨＞詩，詩曰：

為民望歲禱金仙，一念才通果沛然。人道旱時那得雨，我知佛力可回天。物盈宇宙皆生意，身到蓬萊亦夙緣。但願岩間常晏坐，不妨謝燮屢豐年。[51]
　　咸淳元年(1265年)，安溪縣令鐘國秀祈雨於清水祖師，獲感應下雨，為此作＜詣岩謝雨詩＞曰：

瓣香一再謁岩靡，既雨方晴又細霏。霖雨天瓢銷旱魔，民安佛國免年飢。[52]
　　咸淳五年（1269年）夏，安溪乾旱，邑令祈雨於清水祖師，“夕夢‘二九’二字，果應，十八日大雨。”[53]
　　祈雨是農業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才出現的一種宗教迷信活動，由來已久，殷墟發現了不少占雨晹的甲骨卜辭，說明至遲在商朝就有了祈雨活動、祈雨的對像最初是茫茫的“天”或至高無上的“帝”。後來，祈雨的對像逐漸增多和形像化，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能興雲佈雨的雨神萍翳，秦以後又有了龍王成為百姓的祈雨對像。漢唐以後，祈雨的對像急劇增多，各種神靈幾乎都成為百姓祈雨的對像、祈雨對像的增多反映了中國多神教的特徵和宗教信仰功利性、實用性的傾向。古人之所以熱衷於祈雨，根本原因在於科學文



49. 《真西山文集》卷五十＜安奉清水疏＞，頁8。參見前揭書《清水岩志略》卷三＜藝文上＞頁7。
50. 同註46，頁7。
51. 同註46，頁3。
52. 同註46，頁7。
53. 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下＜聖跡感應＞，頁60，見《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1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頁43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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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落後，不知道氣候變化的科學道理，不知道雨是一種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現像，而以為自然界的種種變化都是由“天”或“神”主宰的，只要虔誠地祈禱於“天”或“神”，那麼“天”或“神”必然會有感應，並通過祥異來滿足百姓的願望。這種“天人感應”的觀念早在先秦就出現了，《周易》中就提到“天垂像，見吉凶”。漢代董仲舒正式提出“天人感應”論後，使這一觀念滲入到人們的文化意識中，支配著人們的行為。祈雨就是在“天人感應”觀念支配下的宗教迷信活動。

　　雨晹既然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現像，而文獻記載又為什麼連篇累牘地說“祈禱雨晹，無不感應”呢？是作者無中生有，故意編造？抑或是真的有“靈驗”呢？我們認為都不是。在古代福建，旱澇災害頻繁發生，每一次旱澇發生，各地百姓要舉辦各種形式的祈雨活動。在諸多的祈雨活動中，並不排除真的下起雨來的偶然性，百姓把這一偶然性地無限誇大，並將這一自然現象歸功於神靈的庇佑，加以渲染。而文人士大夫同樣受到“天人感應”觀念的影響，相信向“天”或“神”祈求雨晹，會發生感應，所以不少文人士大夫特別是地方官吏也熱衷於祈雨活動。他們在記載祈雨的結果時，是有所選擇的，那些祈雨不下的多避而不談，而偶然“有驗”的則大肆渲染。如前面提到的嘉定元年泉州府官民曾多次“迎請在州諸佛諸廟神王”祈雨，但“未有感應”，對於這些祈雨活動，文獻僅一筆帶過，而且避而不談向哪一些神靈祈過雨，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在百般無奈的情況下迎請清水祖師祈雨，碰巧天降甘霖，文人士大夫對此則大肆渲染，並申報朝廷，請求“特加封號”。又如嘉定十年真德秀也是在“上下奠瘞，靡神不舉”的情況下，“爰聞清水大師，往而禱焉”。對於前幾次的祈雨活動，文獻也是略而不談，而對於這次祈雨的結果，文獻則詳加記述。總之，每遇到旱澇災害，各地百姓(包括官府)就四出祈雨，求此神不靈，就轉而求彼神，求當地神不靈，就到外地求神賜雨，祈雨活動的不斷累積增多，總有一次正好下雨，久旱必雨也是自然界的現象，百姓就把這一偶然性誇大成必然性，加以渲染，而文人士大夫則又選擇那些所謂“祈雨有驗”的例子記錄下來，故文獻大多是“祈禱雨晹，無不感應”的記載。當然，“祈雨有驗”的記載也不乏牽強附會的例子。如咸淳五年(1269年)夏安溪大旱，邑令林泳曾祈雨於清水祖師，雖然下些小雨，但旱情未解。林泳遂撰寫祈雨疏文派主簿到清水岩祈雨，“又躬禱於廣惠庵”，也沒有任何效果，旱情越來越嚴重。到了六月二十二日，林泳等迎請清水祖師神像到城內觀音堂，設壇祈雨，“官民作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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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率同僚三焉。”不能不說是相當虔誠了。但是“旱火夕紅，溪流日涸，旱禾絕，晚禾枯。”直到七月十八日，天才下起大雨，緩解了旱情、從開始祈雨到旱情緩解，前後延續了二、三個月，僅在縣城設壇祈雨的時間也將近一個月，這麼一來清水祖師祈雨特別靈驗就很難自圓其說了。但是林泳在＜致祭大師文＞中編造故事，作這樣的附會，他說在七月十一日，曾撰寫祈雨疏：

密禱於佛，是夕夢有示幅紙，文字數行，覺不能省，憶有“二九”二字，曉悟之，岩僧一杲曰：其應在十有八日，至是而雲疾沛然，甘霖甲夜，大雷震，大雨綿，吏慶於朝，農歌於野。佛者訂二九之驗，曰：我佛神通，能克日以告縣官也。[54]
地方官僚之所以積極參與祈雨活動，而且千方百計地證明自己主持的祈雨有“靈驗”，其目的是一方面通過祈雨來表示關心民眾疾苦，樹立自己愛民形像；另一方面利用所謂“祈雨輒驗”來證明自己是一個“有德”之人，故能與“天”發生感應，得到“神”的庇護。蔡襄曾作詩曰：

年年乞雨問山神，羞見耕耘隴上人。太守自知才德薄，彼蒼何事罪斯民。[55]
陳宓的＜謝雨＞詩中也寫道：

早知縣令才能薄，賴有神翁願力宏。粟麥頻蘇民自樂，更期膏潤接春耕。[56]
均反映了地方官僚祈雨時的上述心態。

　　由於福建的氣候受季風影響，天氣災害對福建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影響很大。據福建地方志資料記載，近五百年來，福建90％的年分發生不同類型、不同強度的天氣災害，其中乾旱是最嚴重的災害。福建的乾旱帶有季節性特徵，可分為春旱、夏旱和秋冬旱三種，春旱約占時分之二，夏旱和秋冬旱約占十分之四。危害性最大的是夏旱，春旱次之，秋冬旱較小。從乾旱的地區分布來看，東南沿海為重旱區，儘管這個地區的水利設施也比較發達，但仍無法抗禦較大的旱災。一旦旱情無法控制，百姓便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神靈身上，所以福建各地神靈大多具有祈雨的職能，比較有名的“雨神”有



54. 前揭書《清水岩志略》卷三＜藝文上＞，頁9。
55. 轉引《八閩通志》卷九＜祠廟＞。
56. 前揭書《清水岩志略》卷四＜藝文下＞，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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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東的馬仙、閩西伏虎禪師、閩北的扣冰古佛、閩南的清水祖師等。

　　南宋時期，清水祖師除了祈雨這一主要職能外，還有治病、驅逐蝗蟲以及防禦盜賊等職能，志稱：

凡人有疾病，時有雨晹，及盜賊之擾，隨禱隨應。[57]
　　有關文獻還記載著這麼幾件事：

　　1.隆興三年(1164年)二月初四，南安縣崇仁鄉焦坑保鄉民張廷乾突然雙目失明，其父到清水岩祈求聖水回家點洗，僅月餘張廷乾就“獲光明如故”。[58]
　　2.乾道二年(1166年)春，南安縣由鳳里一帶發生瘟疫，雙坑保鄉民一百餘人在勸首林贈的率領下，前往清水岩祈求清水祖師保佑，並將神像抬回去“鎮靜鄉閭”，還請“法水”回家給病人喝。到三月二十三日，林贈率鄉200多人送清水大師神像回清水岩，並在岩寺中設壇答謝清水祖師的救命之恩。[59]
　　3.乾道二年初，惠安縣安仁里一帶發生瘟疫。五月初四，金相院前保勸首何佛兒等50餘人詣清水岩投疏祈禱，並請香火及法水回去禳除瘟疫。六月十三日，何佛兒等人到清水岩“設供謝恩”。[60]
　　4.乾道九年(1173年)五月十二日，永春縣始安里小邊保勸首葉尾率鄉人100餘人，詣清水岩投疏，稱鄉閭莊稼受到蝗蟲侵害，又缺雨水，切慮絕收，拜請清水祖師香火回去驅蝗祈雨，“果蒙感應”。[61]
　　5.嘉定元年(1208年)，安溪發生大蝗災，蝗蟲遮天蔽日，所經之處苗稼蕩然無存，鄉老劉輔等人率眾到清水岩迎請清水祖師神像，“行道祛禳，不三日而蝗蟲滅除，秋成有望”。[62]


57. 前揭書《清水岩志略》卷二＜敕牒＞，頁3。
58. 同前註，頁4。
59. 同上註。
60. 同上註。
61. 同上註。
62. 前揭書《清水岩志略》卷二＜敕牒＞，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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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南宋時期清水祖師的職能擴大了，變成了當地的守護神，“每逢病疫，鄉人即恭抬神像，求師祛除；每遇亢旱，鄉鄰以至府縣官員，也必迎請佛像祈雨驅災，於是師名大噪於泉、汀、漳等地”。[63]
　　宋代之後，清水祖師的職能仍以祈雨為主。《安溪清水岩志》記載元朝至民國十五年清水祖師的“聖跡感應”共九次，除一次驅逐女鬼外，其餘八次均為祈雨。[64]
四、清水祖師的神話傳說
　　任何宗教信仰都離不開神話傳說，神話傳說在宗教信仰的確立和發展的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研究者透過光怪陸離的神話傳說，往往可以窺視當時宗教信仰的某些真實情況。

　　清水祖師的神話傳說早在北宋時就出現了，但數量不多而且情節簡單。明中期以後，隨著清水祖師信仰的擴大，有關神話傳說的數量增多了，而且情節也趨於曲折。

　　在清水祖師的神話傳說中，與山鬼鬥法最為曲折生動。明萬歷十四年(1586年)何喬遠在＜覺亭記＞中就提到了降伏鬼眾的傳說：

祖師生時，靈通神異，山中有魔鬼數十輩，頻出為民害，祖師即約諸鬼，往臨深澗上，展帨如橋，皆滿座，有頃帨斷，鬼墜落澗下多死，不死者走下石穴中，祖師封閉之，悉無得出。[65]
　　康熙十年(1671年)，安溪縣令謝宸荃在＜清水岩序＞也提到“出水灌園，出米餉工，丹臼煉以救世，鬼洞禁其邪魔[66]”的神話傳說。乾隆七年(1742年)，王植在＜清水岩序＞中寫道：

挹其蛻像，貌癯而色黝，舊云與山鬼爭道場，阨於煙焰而燃。[67]


63. 前揭書《清水岩志》二＜清水祖師傳略＞，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出版，1989年秋，頁4。
64. 詳見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下＜聖跡感應＞頁61-62，見《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1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頁433-435。
65. 前揭書《清水岩志略》卷三＜志乘＞，頁13
66. 同上註，頁18。
67. 同上註，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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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間傳說更為曲折生動，由＜試劍削巉石＞、＜比法渡帨＞、＜臉黑被火熏＞、＜袈裟收鬼眾＞等四個小故事組成。故事梗概是陳普足初築清水岩，常遇山鬼干擾，與之爭道場。一日，普足持劍，與山鬼比試法力，稱一劍能將岩左懸崖上的巨石削為兩半。山鬼不信，普足對準巉石，把劍一揮，只聽霹靂聲響，頓見巨石分為兩半，一半滾下山坑，另一半仍屹立在懸崖間，後人稱之為試劍石。傳說：山鬼見巉石被削，知道神劍厲害，無不惶恐，但又見普足隻身一人，自恃鬼眾，上去圍攻。普足解下腰帶帨巾，運用法力，將帨巾拴在深壑兩邊的樹榦上，成為帨橋，獨自從帨橋渡過。再問眾鬼敢不敢從帨橋渡過？眾鬼應聲上帨橋，走到帨橋中間，帨橋突然斷裂，鬼眾多被摔死。一些倖存的鬼眾，跛著腳上岸，見普足靜坐在石頭上，遂搬來許多濕柴，累疊成堆，然後燃火壓焰，企圖用濃煙將普足燻死。普足安詳端坐，任其燻蒸，一連七天七夜、眾鬼以為普足必死無疑，暗暗高興。不料，普足突然躍起，哈哈大笑，只是臉被燻黑而已，眾鬼大驚失色，抱頭鼠竄。但山鬼心中不服，屢屢挑戰，普足遂生一計，將袈裟鋪在地上，自己坐在袈裟正中，讓眾山鬼揪拉。山鬼一齊擁上，狠力扭挽，袈裟紋絲不動。普足問山鬼敢不敢進入袈裟？山鬼自恃人多勢眾，便一齊坐入袈裟。普足忽然將袈裟四個角提起，猛然一摔，山鬼大多被摔死，只從袈裟角迸出四個山鬼，跪地求饒，發誓永不作祟，願效犬馬之勞。普足遂將他們收為殿前護法神，即至今仍屹立在清水岩法門內的趙、王、蘇、李四大將（又稱四大元帥）[68]。毋庸諱言，真正的“山鬼”在現實中根本不存在，但神話傳說中的“山鬼”應該是有所指的，筆者以為，“山鬼”很可能泛指居住在清水岩一帶深山老林里的土著，重纂《福建通志》稱“山鬼”為“畬鬼”[69]，也不排除“山鬼”為畬族人。清水祖師與山鬼鬥法的故事曲折地反映了清水祖師開闢清水岩付出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

　　不同宗教信仰之間相互影響，在神話傳說上也得到充分反映。清水祖師的神話傳說受八仙、玄天上帝、濟公、媽祖等神話傳說的影響較深。如傳說清水祖師自幼父母雙亡，依賴各個哥哥生活，受嫂嫂的虐待。一日，嫂嫂教祖師上山採薪，祖師未去拾柴，卻把雙腳放入灶膛當柴火燒。此神話傳說



68. 前揭書《清水岩志》八＜清水祖師的傳說＞，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出版，1989年秋，頁64-65。
69. 轉引前揭書《清水岩志略》卷三＜志乘＞，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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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雙腳當火燒的情節模仿八仙中李鐵拐類似故事的痕跡十分明顯。又如傳說清水祖師原是屠夫，一日，媽祖化為老婦在洗邊洗衣，祖師憐其老邁，代為洗衣。說也奇怪，衣服越洗越黑，祖師問何故？媽祖告其業屠太髒。祖師頓悟自悔，回家後持屠刀剖腹，掏出肝臟，洗淨後再放回肚內，以示清白。媽祖見他能痛改前非，所以度他為神，民間尊稱其為清白公正無私之神。此神話傳說顯然脫胎於玄天上帝被觀音引度成神的神話傳說。又如傳說普足建造清水岩寺時，缺少巨材大樑，普足遂扮成商人，到內地購買杉木。杉主問要購買多少？普足說要買下所有的“無尾杉”，杉主早知山林中無尾杉不多，當即收下幾緡錢，許諾林中無尾杉在五日內任憑砍伐，逾期禁伐。普足不去砍伐，卻回清水岩令徒眾挖一方池，池中鑿一孔眼，眾人不解其意。次晚，狂風驟起，將林中粗大杉樹斷尾齊腰地刮斷不少。第三天，普足親自去取杉，選擇幾棵大樹，投放於水溝中，悠然回岩。只見投放於水溝中的杉木從岩中的方池孔眼接連冒出。當第十根木材剛冒出杉頭時，小沙彌說了聲“夠了”，再也拔不出來了。直至今天，方池孔眼中還留著露眼的大杉頭，為世人所津津樂道。顯然，此神話傳說源於濟公營造杭州靈隱寺的故事。再如傳說說真德秀迎請清水祖師神像到泉州祈雨，高搭蘆棚，供奉祖師，而空其棚下，發布告示，曉諭百姓前來祈雨時多帶紙錢香楮，堆疊於清水祖師的神座下，暗示若投疏祈禱不下雨的話，就放火焚楮。時屆中午，雷電交加，大雨傾盆，知府齋中飄落梧桐樹葉，樹葉上的四行字依稀可辨，詩雲：“雨是江西雨，移來泉州府，老佛若無靈，渾身成火灰。”真德秀讀罷，佩服極了，親自送清水祖師神像回岩，並在前賢題懸的“真人”匾上，添一“真”字，成為“真真人”，以示崇敬。此傳說與媽祖的“拯興泉飢”異曲同工。[70]
五、清水岩沿革
　　清水岩廟宇草創於北宋元豐六年(1083年)，當時只有草庵數間，十分簡陋。宋元佑七年(1093年)清水祖師主持改建岩宇，略有改觀。清水祖師去世後，寶慶三年（1227年）僧惠清募捐改建岩樓，費金錢千緡。紹定六年（1233年）又改建大藏樓，費金錢千緡。景定三年（1262年）改建複閣，費金錢二千緡。經過僧惠清的三次改建擴建，使清水岩寺廟初具規模。但到了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因兵亂，岩宇遭焚，成為一片廢墟，連清水祖師



70. 前揭書《清水岩志》八＜清水祖師的傳說＞，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出版，1989年秋，頁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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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像也只好安放在露天之下。翌年，僧一杲住持清水岩，竭力募捐，歷時二十年，重建清水岩殿閣及香積茶寮等。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前後，僧一杲去世，其弟子崇遠繼承師志，續修寺宇，大小山門、門樓、官廨、倉宇、浴室、後架、郵亭，未蓋者蓋之；雕飾像相，漆繪灰土，未完者完之。甚以內外更張，開宗明目，有所利益，畢力成之。[71] 此次重建，前後延續40 年之久，至元代延佑四年(1317年)才告成。重建後的清水岩宇的規模大大超過宋代，相傳清水岩宇的“帝”字形結構，99間的規模，至此時才確立下來。至今仍豎立在清水岩“枝枝朝北樹”東側的岩圖碑，記錄了當時清水岩的建築規模和布局。岩圖碑由二方花崗岩合併而成，高2.75米，寬0.97米，厚0.15米，上半部浮雕清水岩“帝”字形建築布局圖，下半部雕刻建築物的具體度數，有些文字經過幾百年的風化，難以辨認，但圖案和大部分文字仍清晰可辯。據《清水岩志》載，岩圖碑的原文為：

清水岩殿宇度數
香門至庭二丈九尺深
佛殿脊二丈八尺高
祖殿脊二丈一尺高
法堂脊二丈一尺高
大廳脊二丈六尺六寸
塔殿由上至仰托一丈七尺六寸高
塔庭次塔脊一丈七尺高
前見山窗五尺高
方丈佛殿地平散水同
後樓二丈八尺高上下平
藏殿脊二丈八尺高
大悲閣高藏殿樓三尺，脊二丈二尺二寸
天台閣高大悲閣平三尺三寸
僧堂仰托下一丈四尺高
鐘樓仰托下一丈七尺六寸高


71. 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上＜重修記＞頁38，見《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1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頁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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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天拜亭仰托下九尺八寸高
小山門脊一丈六尺高[72]
　　元末兵燹，至明初僅存佛殿一座，破屋三間。嘉靖四十三年僧正隆住持清水岩後，就四出募捐，致力於修整拓建，歷22載才大功告成，“殿宇輝煌，超過舊觀矣。[73]”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邑令廖同春捐資倡建覺亭、開覺路。順治二年(1645年)，縣令周宗璧倡建清水法門，重塑四尊護法神像。邑紳李日熀、李夢植重修東西樓。康熙、雍正年間，僧頂覺、玄覺、惺因、惺源、法遠、彌超、彌在、徹明、雪冠等均在不同程度上“重整岩宇”。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僧滿林、澤峰又進行修整殿宇。道光十五年（1835年）里人陳希實、柯大梁、劉漂芳等捐陰二千餘元，較大規模地重修岩宇。嘉慶十七年（1812年）許玉成、凌翰、林大鴻、劉清振、陳仲高等往廈門募得修建清水岩款三千餘元，存縣備用，被縣令楊思敬因事虧空，捐款盡沒。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凡大殿、釋迦樓、東西樓、昊天口、觀音樓等，一律重新。[74]”光緒二十六年修岩路。光緒二十九年又花銀一千餘兩改建大殿的石龍柱、岩面石窗堵、岩庭的石獅等。宣統元年（1909年），僧智慧“廣募捐資，倡修岩宇。[75]”

　　民國十五年（1926年），修建覺亭、半岭亭、海會院等。民國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部分殿宇被毀。民國三十年僧禮缽開始募修岩宇，民國三十三年翻建觀音閣和檀樾廳、半岭亭等，民國三十五年旅居新加坡華僑柯賢樹等捐款修建大殿、釋迦樓等。

　　一九五三年，覺亭被風刮倒。一九五五年重修大殿佛龕、三忠廟、清水法門、護界宮等。一九六一年被定為首批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文化大革命”期間，清水岩遭到嚴重破壞。一九七五年僑胞李月等捐款修建岩宇，此後大陸善男信女、台胞、僑胞紛紛慷慨解囊，齊心協力對清水岩進行全面、



72. 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中＜度數＞頁6，見《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1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頁183。
73. 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上＜史略＞頁20，見《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1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頁64。
74. 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上＜史略＞頁22，見《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1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頁69。
75. 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上＜史略＞頁24，見《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1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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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地整修，至今煥然一新，規模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交通也更加便捷，已成為福建重要的旅游區，每年有上百萬人前去觀光禮拜。

六、清水岩的歷代主持僧
　　安溪清水岩與一般的民間宮廟不同，自北宋元豐六年（1083年）至1966年的九百餘年間，除了極短的時間無人主持外，絕大多數時間內由僧侶主持，共有40位僧侶主持清水岩事，頗具特色，從此也可以證明清水岩應該屬於佛教而不是道教。茲將清水岩歷代主持僧列表如下：

	主持僧名
	主　持　起　迄　年　代
	備　　　註

	普足
	宋元豐6年－建中靖國元年
	　

	楊道、周明
	普足圓寂後，主持岩事
	為普足大弟子

	惠清
	宋寶慶年間至景定年間 （約126-1264年）
	安溪人，修建、擴建岩宇，勞苦功高。

	惠然
	宋景定年間至宋末元初 (約1264-1271年)
	修建永安橋等

	一杲
	宋末元初至元皇慶年間 (約1271-1313年)
	重建岩宇，奠定清水岩“帝”字形建築佈局。

	崇遠
	元皇慶年間至明初 （約1313-1368年）
	繼承一杲遺志，完成岩宇建築。建登仙樓龍津橋。砌洋中亭。

	正隆
	明嘉靖43年至萬歷18年(1564-1590年)
	泉州開元寺僧，主持清水岩後，募建岩宇歷時22年，功績卓著其圓寂後，清水岩主持僧形成東西樓二派。

	日恩
日盈
	萬歷18年--?
萬歷19年--?
	東樓派
西樓派

	慈悟
西竺
	萬歷歷至崇禎
萬歷19年--?
	苦行勤修，普化四方。 西樓派，精通文學，與仕宦交往密切。

	靜悟 
	崇禎--? 
	素行冰清，善療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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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遐
	承西竺宗嗣
	能通草藥。 西樓派，素性貞良，精詩文，與仕宦交往密切。

	頂覺、玄覺、惺因、惺源、法遠、永覺、彌超、彌在、徹明、徹果、徹機、雪觀
	康熙至雍正年間
	各僧的主持起迄年代、所屬東西樓派均不明。各僧均參與岩宇的修建，皆有功於清水岩。

	滿林
	乾隆--?
	西樓派，有文詞，募修岩宇，振興西樓派。

	澤峰
	乾隆--?
	矢志修真東樓，整頓佛門，修理寺宇。

	勉求
	乾隆--?
	澤峰弟子，繼承師業，重修寺宇，東樓派後起之秀。

	荷擔
	起迄年代不詳
	西樓派，不忘師志，自外歸岩，克勤克儉。

	意求
	承荷擔法嗣
	修真苦行，募化修理西樓之俎豆馨香，為西樓派終結者。

	智慧
	同治10年至宣統元年(1871-1909年)
	原為鳳山寺僧，有道行，應邀主持清水岩，興修岩宇，氣象為之一新。收錄七十多名弟子，分支於鼎仙岩、朝真庵、泰山寺、科名寺、大田庵、新豐院、雲縱室、延慶堂、水府岩、祈雨堂、契真院等11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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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雲
	宣統元年至民國18年(1909-1929年)
	智慧的徒孫

	瑞興
	民國18年
	妙雲的長子，在厦門被殺。

	瑞玉
	民國19年前後
	瑞興之弟，因戰亂離岩。

	李火樹
	民國21年
	眾人邀請智慧派的末徒芳善主持岩事。芳善又委托李火樹主持，未滿一年，即離去。

	圓策
	民國21-28年
	　

	李金樹
	民國28年
	僅主持幾個月，又離去。

	禮
	民國30年至1957年
	清苦奉佛，募修岩宇。

	義素
	1957-1960年
	　

	王留
	1960-1966年
	歷代僧侶主持岩事至此結束。


上表據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上＜史略＞、卷下＜歷世徽音＞，《清水岩志》十二＜歷代主持僧概略＞等製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水岩主持僧中，泉州開元寺僧侶一度成為主角，明代尚書詹仰庇撰寫＜開元正派分基住清水岩記＞，詳細記載傳承世係：

大明嘉靖甲子歲，泉州開元寺僧正隆與徒來住諸山，隆安徒眾三十餘人，更張二十四載。隆老，將岩事付與徒弟日恩，承住三載。至庚寅冬，隆師坐逝。其師兄日盈原係分住開元三軒，近因師故，前來共理，同住四載，退與徒弟曇勛。恩逝，付於徒弟曇俊。俊逝，付於徒弟行端。餘為此山中主，備知其事，諸上人皆有功於岩者。[76]
自正隆主持清水岩之後，其弟子形成東樓派（又名東軒派）和西樓派（又名西派），並一直延續到清代的乾隆年間。由於文獻資料記載很少，有關東樓派和西樓派的區別知之甚少。從現有資料來看，東樓派比較注重



76. 前揭書《清水岩志略》卷三＜志乘＞，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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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行，而西樓派善詩文，與官員關係比較密切。東樓派和西樓派有各自的傳承世係和田產，但也不是勢不兩立的宗派，相反，東樓派和西樓派經常互相照應，如清乾隆年間，西樓派式微，“田變園盡，無人克承佛門”，其香火皆賴東樓派主持勉求維持，“如是者數年”，直到西樓派的荷擔繼任主持為止。[77] 

七、清水祖師的迎春繞境活動
　　在安溪蓬萊等地，隨著清水祖師信仰的擴大，逐漸形成了頗具特色的迎春繞境活動。相傳此習俗早在宋代就初具規模，經元明清民國，一直延續至今。現存最早記載清水祖師的迎春繞境活動是在清嘉慶年間，當時剛上任不久的安溪教諭謝金鑾，參與處理嘉慶九年（1804年）正月因嶢洋迎請清水祖師繞境活動，引起械斗，打死一人，有七名生員被誣為主謀的案件。謝金鑾在＜再上王府憲書＞中簡要描述了迎春繞境習俗：

嶢洋之俗，於正月迎神為祈禳，其神曰祖師，其迎也以金鼓器械，其從者數十人，抹臉為鬼卒，少年喜事者群喧逐焉，環走山村數十里，悅其神者具酒果賽焉。[78]
實際上，清水祖師的迎春繞境活動要比謝金鑾記載的豐富得多，其組織也相當嚴密。《清水岩志》對清水祖師的迎春繞境活動作了比較詳盡的描述，因篇幅有限，簡介如下：

　　迎春巡境主要在蓬萊平原點以及湯內、涂橋等地進行，按姓氏居住的自然區域，劃分頂、中、下三個庵堂。各庵堂又自分為三個“保社”，每個保社再分為三個“佛頭股”，共27股。每年迎春巡境三天，由頂、中、下三庵堂中各一個當值的佛頭股負責執事，各股9九年輪值一次，周而復始。若特殊原因無法承擔者，由其他姓氏頂接。

　　三庵堂中輪值的三個佛頭股當年的三月初一舉行“拈大旗”儀式，即通過抓鬮確定“大旗”、“神前鼓”、“車鼓亭”的分工。拈得“大旗”佛頭殿，推選出一名德高望重的長者當“巡境司”，主持次年的巡境迎春的一切組織事宜。同時，還要推舉出“旗頭”、“旗手”兩人，於次年正月初二



77. 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下＜歷世徽音＞頁65。
78. 《二勿齋文集》卷2＜再上王府憲書＞，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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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魁斗鎮西村“旗主祖師”處挖掘大旗竹。大旗竹長三丈三尺，旗布長二丈八尺左右，旗布上大書“敕封昭應廣惠慈濟善利大師菩薩”字樣。挖大旗竹前，要備禮品祭祀一番。另外，還要通過“杯”投卜確定翌年迎春巡境的“開香”日期。“開香日”一般不超過正月初十，迎春巡境不超過元宵。如“開香日”定在初八，那麼初九、初十、十一日便是“三日大迎”，十二日為“香散日”。

　　開香日凌晨，佛頭股的各家各戶，都要備辦豬頭五牲、青菜香果到中庵堂佛頭厝祭祀，然後將祭品帶回宴請賓客。下午，中庵堂的佛頭股要抬清水祖師像上清水岩，其他庵堂“頭人”、“都會統”也要上山。翌日凌晨，齊集中殿，由岩僧主持隆重的贊禮，誦念“清水咒語”和“落座疏文”，迎請清水祖師下山巡境。清水祖師落座開迎前，還要整儀詣三忠廟（奉祀張巡、許遠、岳飛），拜請“三忠火”。

　　在迎春巡境的三天里，要舉行許多隆重而繁瑣的祭祀儀式， 單單從山上到鶴前的這段路程里，就要先後舉行請祖師火儀式、獻花獻茶儀式和換衫換轎儀式。至於儀仗也十分龐大，規矩嚴格。“春官陣”的儀仗是：前面由一對“頭人鼓”開道，接著是身穿羊羔皮夾襖、手執竹梢兒的“跑遍”，和四個執有“龍、虎、清、道”的旗牌手，兩面大銅鑼一個大鼓、兩支號角，四個持竹板和鐵銬的“衙役”、一個兩個抬的錢櫃。隨後有四名穿長衫禮服、戴有色眼鏡的禮生，一頂寫著“清水巡境司”的紅涼傘。最後是一抬掛有“清水巡境司”轎燈的春官大藍轎，內坐“春官”。“火陣”的儀仗是：大旗前行，“肅靜”、“回避”板牌緊隨。接著是三十六人身穿前後貼有“勇”字衙差服，手持敕封的“駕”的隊伍；再其後是由大鼓、花鼓、舞龍、舞獅、彩閣、南音、車鼓等組成的鼓樂隊；隨後是車鼓亭、茶花樅、火香盆、神前的“寮鼓吹”、彩繡的“清水大師”涼傘；最後是由一面大鑼和僧人鐃鈸擁送的三輛大輦，頭輛供抬聖旨牌、第二輛供抬契母媽(檀樾主劉公銳的雕像)、第三輛供抬清水祖師。巡境儀仗的行走路線以及各庵堂祭祀清水祖師的地點都有嚴格的規定。[79]
　　自宋代以來，隨著福建宗教信仰的迅猛發展，每逢神誕日或年節，各



79. 前揭書《清水岩志》九＜清水祖師的迎春民俗＞，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出版，1989年秋，頁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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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都要舉行盛大的迎神賽會活動，成為福建俗文化的一大奇觀。閩南地區的迎神賽會最為頻繁隆重，《廈門志》稱：

滿地叢祠，迎神賽會，一年之交，且居其半。[80]
在泉州，上元後數日，“大賽神像，妝扮故事，盛飾珠寶，鐘鼓震鍧，一國若狂。[81]”在漳州，宋代人陳淳指出：

南人好尚淫祀，而此邦尤甚。……逐廟各有迎神之禮，隨月迭為迎神之會。[82]
清水祖師的迎春繞境活動就是在這樣大背景下形成的，有三個鮮明的特點：

　　1.組織嚴密。迎春巡境之前，蓬萊平原點以及湯內、涂橋一帶的居民點是依據姓氏和自然條件各自相對獨立的。迎春巡境時，根據需要將這一社區按姓氏居住的自然區域，劃分頂、中、下三個庵堂。各庵堂又自分為三個“保社”，每個保社再分為三個“佛頭股”，從而形成了由庵堂－－保社－－佛頭股三個層級构成的嚴密組織，保證每年的大規模迎春巡境活動能順利進行。

　　2.宗族參與。自古以來福建社會具有聚族而居的特點，像迎神賽會這樣大型的宗教活動非個人財力所能承受，有時由大宗族獨立操辦，有時按姓氏輪流操辦，有時則由許多不同姓氏共同操辦。清水祖師的迎春繞境活動屬於由許多不同姓氏共同操辦的類型。如頂庵堂的三個保社九個佛頭股是這樣分工的：可卿保社由岭美張姓自分為三股；便元保社由溪南蘇姓自分為兩股，由埔頂楊性與連頂蔡姓合為一股；虞山保社由溫、陳、蔡各分一股。頂庵堂的三個保社九個佛頭股的分工如下：湖濱前保社由頂劉姓自分成三股；代賢保社由大煄林姓自分成三股；黃柱保社由寮內陳姓自成一股，魁頭柯姓與邢厝林姓合分兩股。下庵堂的三個保社九個佛頭股的分工如下：魁美保社由下劉與巷口張姓。竹腳李姓合成三股；騰角保社由井邊陳姓與孫、吳、楊姓合成二股，後山王姓自成一股；華美李姓與美山林姓合為一股，華美陳姓與趙姓合為一股，湯內、周、鄒、盧三姓合為一股。總之，參與操辦清水祖師的



80. 道光《廈門志》卷十五＜風俗記＞，鷺江出版社，1996年2月重版，頁517。
81. 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風俗＞，頁19。
82.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六＜風俗志＞，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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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繞境活動的有十八個姓氏，能將這麼多姓氏聯合起來，確實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

　　3.模仿官府出巡儀式。民間迎神賽會儀式五花八門，沒有定規，由於受傳統的官本位的影響，民間迎神賽會儀式有不少模仿官府甚至天子出巡儀式，以示高貴和隆重。清水祖師的迎春繞境活動中的“春官陣”模仿官府的“春官出巡”，“火陣”儀式模仿欽差出巡的色彩十分濃厚。清水祖師的迎春繞境活動之所以模仿出巡儀式，與清水祖師得到宋朝廷四次正式封賜有密切關係，在信徒看來，得到封賜的清水祖師出巡完全有資格享受官府出巡一樣甚至更隆重的待遇。

八、清水祖師信仰的傳播和影響
　　宋代，清水祖師信仰中心區是安溪縣，信仰亞中心區是泉州府各縣，漳州、三明一帶為散播區。這一點從向清水祖師祈雨晹、疾病等獲感應的有關記載得到充分的反映。

	祈求時間
	地　　　　點
	事　　由

	1156年
	安溪
	祈雨

	1173年
	永春
	祈雨

	1174年
	尤溪、永春、德化
	祈雨

	1179年
	安溪
	祈雨

	1180年
	安溪
	祈雨

	1199年
	長泰
	祈雨

	1208年
	泉州、安溪
	祈雨

	1209年
	泉州
	祈雨

	1217年
	安溪
	祈雨

	1228-1233年
	泉州
	祈雨

	1265年
	安溪
	祈雨

	1269年
	安溪
	祈雨

	1164年
	南安
	疾病

	1166年
	南安、惠安
	疾病

	1173年
	永春
	驅蝗、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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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年
	安溪
	驅蝗


　　元代，清水祖師信仰繼續發展。其重要標志是重建後的清水岩宇的規模大大超過宋代，如果在元代不擁有眾多的信徒，要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是不可想像的。另外，元代統治階級對清水祖師信仰也予以扶植。大德五年(1301年)三月，安溪縣尹兼勸農事陳均與敦武校尉泉路安溪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禿忽魯等，奉朝廷諭旨，制文備疏，詣清水岩致祭清水祖師[83]。天歷三年(1330年)，泉州府大旱，官府派簡較吳等到清水岩迎請清水祖師神像入郡城祈雨，果然“大雨沛然”，故製“為霖”匾額送挂岩殿。[84]
　　元末至明嘉靖年間，清水祖師信仰一度衰微。一方面，清水岩廟宇遭受元末兵燹，至明初僅存佛殿一座，破屋三間；另一方面，在這100餘年間，也無僧人主持清水岩。到了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鄉人延請開元寺僧正隆住持清水岩，才使清水祖師信仰逐漸復興，影響進一步擴大。明末李日熀稱：

清水祖師的“爐火遍於閩中”。[85]
清末張際青在談到清水祖師的影響時，說道：

自宋以來，歷任郡守司牧，禱雨祈祥，靡不輒應，廟食於今八百餘年矣。自上游延、建、汀、邵，以及下游福、興、漳、泉，晉殿而分香火者，不勝紀數。[86]
上述記載雖然誇大其辭，但不否認，明清時期清水祖師的影響超出閩南地區，為其他一些州縣的百姓所信仰。清水祖師的影響在明清時期得以進一步擴大，與安溪移民有著密切的關係。一方面，清初遷界，安溪縣的鄭姓等北遷到浙江溫州平陽的雁蕩和閩北武夷山等地，清水祖師作為保護神也隨移民傳到閩北和浙江東南部。當地有許多山岩，如霞寶岩、



83. 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上＜祭文＞頁31，見《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1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頁85。
84. 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上＜祈雨略＞頁29，見《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1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頁81-82。
85. 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上＜二樓序＞頁42，見《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1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頁107。
86. 前揭書《安溪清水岩志》卷上＜小引＞頁54，見《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1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頁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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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帘洞、■[山+盧]岫岩、青獅岩、土地公岩、天心岩、天井岩等，在這些山岩上都有供奉清水祖師的廟宇，故諺曰：“有岩就有祖師公”。[87]
　　明末清初，清水祖師信仰隨安溪移民傳入台灣，據《台灣省通志》記載，有年代可考的台灣最早的清水祖師廟建於南明永歷年間(1647-1661年)，共有2座，一座是台南市楠梓區的清福寺，另一座是彰化縣二林鎮的祖師廟。從雍正七年(1729年)至民國38年(1949年)台灣島內又先後建造了73座清水祖師廟，成為台灣最有影響的神靈之一[88]。1994年統計，台灣有清水祖師廟98座，僅台北地區就有63座。據統計，1990至1993年9月，以團體名義來安溪清水岩祖廟進香謁祖的台灣分廟有70多個，3400多人(不含零星的台灣信徒)，近年來，台灣香客來清水岩進香的絡繹不絕。他們都慷慨解囊，為清水祖廟重放異彩作出貢獻。[89]
　　明末，清水祖師信仰還隨安溪移民傳播到東南亞的馬來西亞、緬甸、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國家。最早建造於萬歷二年(1574年)的清水祖師廟是馬來西亞的祖師公廟（後該名靈慈宮）。最有特色的是檳城的清水廟（俗稱蛇廟），廟內各個角落盤繞小蛇，從不咬人。改革開放以來，東南亞僑胞紛紛回大陸尋根謁祖，不少人來到清水岩進香，熱心捐資修建清水祖廟。[90]


87. 前揭書《清水岩志》十＜清水祖師与海內外的關系＞，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出版，1989年秋，頁77。
88.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下，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重版。
89. 前揭書《清水岩志》十＜清水祖師與海內外的關系＞，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出版，1989年秋，頁78。
90. 前揭書《清水岩志》十＜清水祖師與海內外的關系＞，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出版，1989年秋，頁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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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岩祖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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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清水岩

[image: image3.png]



清水岩山門內四大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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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岩山門內四大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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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祖師敕牒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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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賜昭應廣惠慈濟善利大師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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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信徒拜謁祖廟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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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僑胞重修覺路功德碑　　　　岩圖碑

